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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子曰：“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

敢慢于人。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

四海。盖天子之孝也。《甫刑》云：‘一人有庆，兆民

赖之。’” ———《孝经》

【释义】孔子说∶“爱自己父母的人，就不会

厌恶别人的父母，尊敬自己父母的人，也不会怠

慢别人的父母。以亲爱恭敬的心情尽心尽力地侍

奉双亲，而将德行教化施之于黎民百姓，使天下

百姓遵从效法，这就是天子的孝道呀！《甫刑》

说∶‘天子一人有敬亲、爱亲的善行；那天下数万

万老百姓也都受其鼓舞，仰赖效法，而敬爱他们

自己的父母了。’”

49.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
溢。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
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

民人。盖诸侯之孝也。《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
渊，如履薄冰。” ———《孝经》

【释义】身为诸侯，在众人之上而不骄傲，其

位置再高也不会有倾覆的危险；生活节俭、慎行

法度，财富再充裕也不会损溢。居高位而没有倾

覆的危险，所以能够长久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

财富充裕而不奢靡挥霍，所以能够长久地守住自

己的财富。能够保持富有和尊贵，然后才能保住

家国的安全，与黎民百姓和睦相处。这就是诸侯

的孝道呀。《诗经》说∶“战战兢兢，就像身临深潭

边害怕坠落，脚踩薄冰之上担心陷下去那样，小

心谨慎地处事。”

50.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

君，而敬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
也。故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忠顺不失，

以事其上，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盖士之

孝也。《诗》云：“夙兴夜寐，无忝尔所生。”

———《孝经》

【释义】取侍奉父亲的态度去侍奉母亲，爱心

是相同的；取侍奉父亲的态度去侍奉国君，敬心

是相同的。侍奉母亲取亲爱之心，侍奉国君取崇

敬之心，只有侍奉父亲是兼有爱心与敬心。所以，

有孝行的人为国君服务必能忠诚，敬重兄长的人

对上级必能顺从。能做到忠诚与顺从，用这样的

态度去侍奉国君和上级，就能保住自己的俸禄和

职位，维持对祖先的祭祀。这就是士人的孝道啊！

《诗经》里说∶“要早起晚睡，努力工作，不要玷辱

了生育你的父母！”

51.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

母，此庶人之孝也。故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无终

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 ———《孝经》

【释义】利用自然的季节，认清土地的高下优

劣，春种秋收，行为谨慎，节省俭约，以此来孝养

父母，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孝道了。所以上自天

子，下至普通老百姓，不论尊卑高下，孝道是无始

无终，永恒存在的，有人担心自己不能做到孝，那

是没有的事情。

情风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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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语句解读（十四）

之二

王安石笑纳三足洗
●彭忠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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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丰二年（1079年）四月，苏轼因“乌台诗

案”锒铛入狱。当年的十一月,汝窑名匠梅娘才

得知苏轼入狱的消息。

梅娘通过新任窑司萧夫得知苏轼命在旦

夕，新党要置苏轼于死地。心急如火的梅娘请

求窑司想法救苏轼。萧夫看梅娘一副油煎火燎

的样子笑着说，梅娘心里果然装着苏大学士。

不过，梅娘也不必太焦心，有句话叫天不杀才

人。苏大学士才高八斗，杀他就犯了天律，更何

况还有太祖既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

萧夫这么一说，梅娘的心情有所放松，但

还是说：“萧窑司，我能做些什么，让苏大学士

尽快出狱？”

萧夫“嘻嘻”一笑道：“要想尽快让苏大学

士出狱，必须得让王丞相开口替苏轼说话。可

惜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二人积怨太深……”

萧夫的话让梅娘记在了心里，可是，一个民

间女窑匠焉能和当朝老丞相、大文豪王安石联

络上？数日来梅娘几乎彻夜不眠，挖空心思也想

不出个头绪来。一天深夜，万籁俱寂，梅娘焦灼

思虑得脑子眼尖痛之时，忽然听到一阵“叮当、

叮当”的细微响声。那是放在床头柜上“宝归原

主”的那件三足洗开片的声音。一年多前，石苍

舒来汝州看鲁山花瓷，把梅娘送给苏轼的那件

三足洗捎来了。梅娘看苏轼的信札落款得知，宝

器已在石苍舒那里放置快一年了。石苍舒说实

在不忍心把神器还给你，就放在书斋里好好享

用了一番。苏轼在信中写道：“……登天易，烧天

青釉难，烧通灵的天青釉更难！我不能夺人所

爱，宝归原主，神器也许对你更有用……”

梅娘静听着三足洗“叮当、叮当”开片的细

微响声，心旌飘动。梅娘不知多少次听到过汝

窑开片的声音，或急或缓，或密或疏，或重或

轻———开窑时的“叮叮当当”的骤响，犹如千军

万马，势不可挡；出窑时“叮当、叮当”稀疏的炸

响……犹如大珠小珠落玉盘溅出的脆响；俨然

窑神女纤手叩击玉磬发出的遗音；好似岁月的

风铃摇出的颤音；恰似虔诚的信徒敲击钵鱼奏

出的音韵；更似清澈的山泉滴落玉石的声音

……然而，今晚这些响声是如此震撼她的心

灵。她坐起身点亮油灯，激动地把三足洗紧紧

抱在怀里，不一会就进入了香甜的梦乡———

三足洗突然挣脱她的怀抱，青鸟一样在屋

里飘飞。梅娘跳将起来捉拿，三足洗突然一声

炸响，一缕袅袅的青烟中蹦出了窑神女，窑神

女向她眨巴着媚眼，变幻着笑脸。惊愕不定中

梅娘伸手去拉她，她飘飞着出了门户，向着东

北方向飞去。梅娘撵啊撵啊，一直追到了一座

寺院门口，窑神女突然不见了……

梦醒来已是黎明时分，媚娘抚摸三足洗，

品嚼离奇诡异的梦境，眼前豁然开朗。

梅娘起床梳洗已毕，乘车向汝州城东北方

向的风穴寺奔去。

梅娘在大雄宝殿叩拜佛祖后，径去谒见广

惠德宣禅师。德宣禅师学富五车，交游甚广，在

佛学界很有影响。梅娘向禅师吐露了心声后，

禅师说真是佛祖显灵了———要谒见老丞相发

话拯救苏大学士，你还真找对地方找准人了。

老衲知道王丞相隐退后，一直住在金陵江宁

府，日子过得可逍遥了。

梅娘大喜，催促禅师说下去。你可知道钟山

之中有座定林寺？王安石与住持致远禅师投缘，

二人交情深厚，致远禅师就在这寺院里给他安

了一个书斋，大书法家米芾为其书名曰“昭文

斋”。不出游的时候，老丞相就在这书斋里读书、

著述、接待来客。老丞相跟来客大多只谈诗文、

佛学之类的话题，而不愿议论政局……

离别时德宣禅师给致远禅师修书一封，

说：“梁窑主，世上万事皆有缘。如今水到渠成，

结果如何就看你的缘分了，阿弥陀佛！”

梅娘和儿子火男带上三足洗等器物向金陵

出发了。到金陵名刹定林寺后，由德宣禅师的引

荐信开路，梅娘很顺利地见到了致远禅师。她给

致远禅师带了一对月白釉香薰、一串天青釉佛

珠。禅师目光炯炯盯着佛珠爱不释手。梅娘借机

推介说，汝瓷是瓷器中唯一和玉最为接近的一

款瓷器，采用汝州纯天然的原料手工制作，内含

名贵的玛瑙，似玉非玉胜似玉，多种对人体有益

的矿物质蕴含在佛珠内，佛珠又长期和皮肤接

触，多种有益的矿物质通过皮肤肌理慢慢浸入

人体，爽目健身，延年益寿……

在致远住持的引荐下，半月后的一天，梅

娘终于在“昭文斋”拜谒了王安石。

王安石主持变法一再受挫，退出政界之后，

内心烦闷、寂寞。为排遣心中烦闷，他经常外出

游览江宁府一带的山水名胜、佛教寺庙。他专爱

骑驴出游，有时也坐车，进江宁府城则沿潮沟乘

小船而往。外出时王安石举止平朴随便，不讲排

场，也不在乎风吹日晒，全然像一个“山野之

人”。

一天，王安石邀致远禅师在书斋品评他的

新作《木末》，致远连夸好诗，观察细腻，体会深

刻，描写状物独到，并借机把玩着手里的汝窑

念珠，说出汝窑主梁梅青拜见之事。不知何故

王安石笑而不答，迅速把话题岔开了。

梅娘等得焦急，致远禅师说急不得，缘分

还不到，到时自有良机。梅娘只好耐着性子等。

这天午后，王安石午睡后坐在书斋门前凝思，

忽然有了灵感，“屋绕湾溪竹绕山，溪山却在白

云间。临溪放杖依山坐，溪鸟山花共我闲。”正

当他陶醉在一时即兴的《定林所居》诗意中时，

突然看见戴着汝窑天青色佛珠的致远禅师，站

在一棵树下望着飘落的黄叶出神。西斜的阳光

透过树叶的缝隙落在佛珠上，佛珠一明一暗，

甚是诱人。

心情高兴的王安石就喊叫起来，致远走到

他身边，王安石一边吟咏他的新诗，一边摩挲

他的佛珠。致远夸赞他的诗作时，他却问道：

“那个汝窑的梁窑主走没走？”

“没走。人家是慕名而来，不见丞相会走？”

致远笑着说。

“那就请她来见见。”

“何时？”

“现在更好，明日也行！”

“好，那我这就派人去通知她。”

正在寺院客房焦躁不安的梅娘终于等到

了佳音，稍作收拾就来到了“昭文斋”。

梅娘送给王安石的见面礼是一件汝窑三足

洗。梅娘把那三足洗从箱子里取出，老丞相的眼

睛就惊呆了———造型规整，釉呈淡天青色，柔和

温润的三足洗一下子吸走了他的魂魄。承盘圆

口，浅腹，平底，下承以三足。里外施天青色釉，釉

面开细碎纹片。外底满釉，有5个细小支烧钉痕。

老丞相目不斜视，自言自语：“天底下竟有

如此精美绝伦的瓷器！”

致远和梅娘的目光瞬间对视，梅娘惶恐不

安的心绪平静下来。

王安石只字不提梅娘来访的缘由，饶有兴

趣地询问汝窑的烧制工艺和成色原理，梅娘一

一回答的同时，用眼光征询致远的意见，致远

没有示意，她也不敢贸然说明来由。

不知不觉天色已晚，梅娘提出告辞。王安

石要留梅娘吃晚餐，梅娘谢绝了。

“汝窑天青釉难烧，十窑九不成。梁窑主把

天下宝器送给老朽，无功不受禄，老朽岂敢笑

纳？”

王安石说着就把瓷器往盒子里放，梅娘这

才说明了根稍末节。

王安石手指三足洗问：“你说这器物是苏

轼亲手设计的？”

“是的，大人，民女绝不敢说谎的！”

“奇才，奇才！”王安石在屋里踱步说。

梅娘又说了苏轼在汝窑釉料配方中兑入

骨殖的建议，稳定天青釉烧制成色，是汝窑的

大功臣。

“雄才、天才———”老丞相大加赞赏。

梅娘看时机成熟，就掏出了窑乡人联名签

字要求释放苏轼的文书。王安石连看都不看一

眼说：“老朽和苏轼都是忠君爱国忧民的一介

文人，我们之间只是政见不同，没有个人的恩

恩怨怨。若拿这些名器来贿赂收买老夫在皇上

面前替苏轼说话，看来梁窑主是把我当成一个

鸡肠小肚的势力之人了！”

王安石陡然变怒，致远和梅娘不知所措。

“宰相肚里能撑船，知道大人宽宏大量，爱

才惜才，不计小节……”

王安石摆手制止她的夸奖，走进内室从书

案上拿出事先写好的上书，交给致远说：“念给

梁窑主听———”

致远一看窃喜，随即念了起来，当念到“安

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时，已是热泪盈眶。梅娘

“扑通”一声跪地叩头拜谢，感激之言一个字儿

也说不出来，唯有头点地、泪成行。

王安石弯腰拉起梅娘，喟叹曰：“子瞻此生

足矣，难得有如此痴情忠贞的女士惦念牵挂！”

梅娘大功告成，心里十分地轻松和高兴，

随即要宴请王大人。

“安有得宝不请客的道理？”王安石说罢朗

声大笑。

在朝野和民间的一致呼吁声中，这场诗案

最终因王安石上书皇上“一言而决”，苏轼得到

从轻发落，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接受

当地官员监视。也有来自民间的消息说，王安

石把梅娘送给他的汝窑三足洗供奉神宗皇帝，

神宗大喜，王安石借机为苏轼美言，神宗开了

金口，免了苏轼的死罪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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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件事情，都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

等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一定

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

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你没有建设起来它就打，也

可能你建设起来了它又不打。所以，我们要有两手

准备。

五十二 滞留南方
1965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常委扩大会议上郑

重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

出，这是最危险的。”毛泽东还提出：“必须批判资

产阶级的反动思想。”

毛泽东这些话，是10个多月来，经过深思熟虑

提出来的。他决心发动一场革命。

年底，他决定由汪东兴取代杨尚昆为中央办

公厅主任。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0月29日上午，周

恩来、邓小平、彭真在人民大会堂约杨尚昆谈话，

代表党中央通知杨尚昆到下面工作两三年。中央

办公厅主任一职由汪东兴接任。

11月10日，毛泽东同杨尚昆谈了话。同日中共

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中央办公厅主任职务，

任命汪东兴为中央办公厅主任。

同一天，上海《文汇报》发表江青几个月前在

上海秘密组织，由毛泽东多次修改定稿的《评新编

历史剧（海瑞罢官）》。

也是同一天，毛泽东在北京同大区第一书记

谈话。毛泽东说，要备战。各省要把小三线建设好。

不要怕敌人不来，不要怕兵变，不要怕造反。中央

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

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过去有些人就是迷信国际，迷信中央。现在你们要

注意，不管谁讲的，中央也好，中央局也好，省委也

好，不正确的，你们可以不执行。

第二天，11日晚上，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

偕江青去杭州休养。

11月12日，专列途经天津，毛泽东同河北省委

书记林铁、刘子厚等几位负责同志谈话。

林铁和刘子厚表示，要按照主席的指示办事。

毛泽东问：“我有什么指示？”他们回答：“备战，备

荒，为人民。”这个回答没有提到他最关心的“防止

中央出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说：“为人民讲了多

少年了。”他又问：“你们看，搞四清好，还是不搞四

清好？”大家并不了解他的想法，回答说：“搞四清

好。”

毛泽东继1964年，再次谈到河北要实现粮食

自给的问题。林铁和刘子厚汇报了省委计划以五

年时间实现河北粮食自给，尽量上得快一点，争取

三年解决。毛泽东考虑了一下，很慎重地说：“搞成

了才算数。”河北的同志汇报了各地上报的产量和

来年的计划。毛泽东说：“粮食拿到手才算数。”毛主

席问：“大三线建设、小三线建设，会不会是浪费？会

不会化为水？”众答：“不会的，就是敌人不来，从经

济建设上说，也是有用的。”毛泽东表示满意。

13日，专列途经济南，毛泽东在火车上听取了

山东省委负责同志谭启龙、杨得志、苏毅然、刘秉

琳同志的汇报。

苏毅然回忆：

1965年11月13日，毛泽东去南方视察路过济

南。我和谭启龙、杨得志、刘秉林同志接到通知：毛

主席要听取我们关于山东年景、第三个五年计划

期间山东的工作重点以及山东的三线建设、军事

工作等情况的汇报。我们临去车站的时候，谭启龙

对我说：“主席要专门听你关于三线建设情况的汇

报，你最好带上一张地图。”我觉得启龙说得有道

理，就随身带了一幅地图。

我们来到火车站，其他三位同志都顺利地上

了火车，我却被汪东兴拦住了去路。他表情严肃地

看着我，用手指了指我携带的那幅卷着的地图，问

我：“这是什么？”“这是给主席汇报工作用的地

图”，我边解释，边把地图递了过去。汪东兴接过地

图，慢慢展开，仔细地看了看，又慢慢地卷起来还

给我，说：“请进去吧。”

（未完待续）


